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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性作为人的自然本能，一直受到传统文明的压制与规约，人类由此形

成了一套不断演化的道德规范。作为自然与社会资源，性也被配置，在保证统治

阶层性特权的基础上维持社会秩序。在男权社会里，性的对象就是女人。 

       社会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打破这种旧秩序，这就是“妇女解放”——把妇女

从旧道德和旧家庭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革命的生力军和“革命伴侣”。然而，人

们发现，由革命而建立起来的新规范仍然摆脱不了旧规范的阴影，比如权力主

义、等级制以及由此产生的性特权和性压迫。不过因为与意识形态相冲突，这

一切是以潜规则的形式出现的。 

       新规范还体现了另一个传统——农民造反的传统：女人等于猎物和战利品。

农民造反者历来都是中国皇权的主要来源之一，李自成、洪秀全们实现的正是

阿 Q 的性幻想。中国暴力革命的主体是革命军队——穿军衣的农民，因此，与

其说它是“先进阶级”的军队，不如说它更接近历史上的农民造反者。这支军队作

为革命队伍中的特定群体，性特权与性压制的冲突就更为激烈。 

       性对权力而言，又有腐蚀作用。新政权用李自成的命运作为全党的警戒，说

明它对这一危害有清醒的认识。悲剧在于，它所建立的是权力无限扩张的专制

体制，维系这一体制的主体自然人欲无限膨胀。放纵固然队伍瓦解，严惩也会

军心尽失。何况，“打伞和尚”身教重于言教——“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作为“新型的人民军队”的成员，下层军人（其中大部分是血气方刚的男青年）



受到的性压抑尤甚。他们既与社会隔绝，又受着军纪和意识形态的双重禁锢，还

为将领们的性自由所诱惑，尤其是身处朝不保夕的严酷战争环境，这种对人的本

能的压抑往往引起剧烈反弹。有些人甚至不顾被枪决的后果铤而走险，教育与惩

戒更是无效——由此造成了无数人间悲剧、人性悲剧。 

    如今，在极权主义日益崩解的后极权社会里，在权力主导型的商业社会中，

性具有了商品化的特点。在权力寻租的潜规则游戏中，它既是工具也是目的。由

于缺少有效的制衡监督机制，使得色欲、物欲、权欲互相助长，汇成浩浩荡荡的

腐败大潮，不可遏阻。 

    而在社会领域中，性自由被当作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代用品，以转移人们

对严肃问题的关注——用纵容声色犬马取代问责国计民生。另一方面，每当需要

收紧舆论时，便以“扫黄打非”为幌子将淫秽传播与政治异议绑在一起进行压制。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往日军旅性见闻      刘家驹  

 

一 

    1949 年，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城市的社会秩序由我当
时服役的 12军实施军事管制。 
    工商业很快得到恢复，山城的风貌依然花团锦簇，香风习习。从山沟沟里走来的老军们，
一见重庆的女娃儿标致，心旌摇荡，物欲泛起，纷纷打发了小脚的，不识字的，脸上有皱纹

的老妻，换得年轻貌美有文化的新妇。一时间，老干携少艾，双双出入商店、戏院、公园、

餐馆，其乐融融。老百姓厌恶当今的陈世美。最为恼怒的是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他认为，

抛弃糟糠之妻的干部是思想堕落，作风腐化，是资产阶级的俘虏。他把城市比作染缸，城里

的女人比作糖衣炮弹。为了“防糖弹、拒腐蚀”，他抓住“张唐事件”做典型，向全区干部

敲响了警钟。 
    “张唐事件”的张，是张柯岗，12军宣传部长；唐是唐平铸，12军政治部副主任。张



把自己的小脚老婆换成随军名记者曾克，唐把没文化的发妻休了，娶了个大学生。邓拿张唐

开刀，是他俩都是表率军队的高级政工干部，警示全军最具有震慑力。与此同时，12 军还
有 48位师团级干部给老婆换了届，都遭到了同样严厉的惩治。 
    在 12 军召开的党委扩大会上批斗张唐，有人哼起刚在部队传唱的一首歌：“什么最可
怕？享乐又腐化；什么最可怕？骄傲又自大；什么最可怕？功臣自居，自私自利，到处抓一

把……”这首歌是柯岗写的词，时乐濛谱的曲。批判者哼罢，指着柯岗问：“歌词是不是你

自己在批判自己？”柯岗辩解说：“我不是腐化，我只是改变了自己的爱情观念。”当时，老

军们对自己的婚姻离异，就像撤换战斗不力的部属，无须通过法律，仅向上一级的组织部门

备个案，然后给女方所在的县、区、乡政府发封函，凭借军队的大章和本人职务，没人敢站

出来说不。 
    最不服气的是张柯岗，我是他的部属，见面就听他牢骚满腹，说毛泽东不要贺子珍找了
江青，连组织手续都没有。邓小平找的卓琳，是云南宣威火腿厂老板的女儿，成份那么高，

自己就批准自己，我们为什么就该当刀头肉？ 
    柯岗的愤然遭到邓小平更为严厉的处置，脱下他的军装，打发到重庆市文联爬格子。 
    邓小平还把“张唐事件”提到了巩固政权的高度。他责令军区所属的文工团队，大演“李
自成进京”以教育部队。这出戏的剧情来自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说闯王率大顺军攻

进北京，不爱江山爱美人，仅因死活爱上陈圆圆，把刚到手的新政权很快丢失。邓的目的是

借古喻今告诫部队，要是像李自成一样为女人而败落，就会退回太行山打游击。在他的倡导

下，由中共中央作出部署，在全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腐学习运动，从 800万人民解放军中
清理出数以千计“被糖衣炮弹击中”的干部。我记得，我们的一位副师长持不同“政”见，

他在一次批判会上放声大骂：怎么怪“糖衣炮弹”呢？都是你偷鸡摸狗的，管不住自己的鸡

巴，瞎戳乱戳，自作自受！ 
 

二 
    无情斗争是我军教育人的一贯方式。我参加过好几次反腐批斗会。那时，我刚从军干校
毕业，分配到师野战医院当文化教员，教导员很器重我，每次党支部开会批斗“腐化”干部，

都要“扩大”我参加做记录。在我的记忆里最让人惊心动魄的一次批斗，是一对男女护士暗

恋引发的（当时只有年满 28岁的团级以上干部才有资格恋爱结婚，而他俩都是副连待遇）。
一天晚上，他俩在护理值班室幽会，关了灯，一群好事捉奸的“志愿者”待机破门而入。亮

灯一看，只见他俩在床沿上正襟危坐，丝毫看不出有任何床上动作。捉奸的都是些老资格，

绝不愿无功而退，为了取证，他们不由分说把女护士摁在床上，扒掉裤子，脱下裤衩，拿到

批斗会上用手电筒照着给大家展示。一个很有成就感的老护士还喊着：“大家都好好看看，

裤衩上有块精癍！”——是真是假谁也无法判定。此时，与会者群情激昂，口号声起，高呼：

“要老实交待！”“回头是岸！”“不交待滑不过去！”上台批判的人无不破口大骂：“不要脸！”

“丢人！”“破鞋！”……我的心灵震颤了，他俩的命运很可能是开除军籍、党籍或是降级降

职（护士降下来做护理员）。幸运的是，掌握政策的教导员手下留情，别看他主持会批的调

门高，处分却很轻，俩人都只给了党内警告处分。 
   “防糖弹”教育在全军上下产生了巨大的威力，人人自危。医院的女同胞多，我和她们
都熟识，低头不见抬头见，却从不敢单独和她们中的谁多说几句，若有事要交谈，一定要找

个正直的党员陪着做见证。我处处注意那些监督男女作风的积极分子，她们都和我关系不错，

经常如数家珍一样，告诉我一些女同胞中的风流轶闻，如谁有主了，谁正待字闺中等组织分

配，谁曾因腐化受过什么处分，有多少干部住院是来点秋香的…… 
    战斗部队对男女之事的管理更是严格，授受不亲成了戒律。在城市，霓虹灯下的哨兵们



拒绝女人身上散发的香风，硬要说那是资产阶级腐蚀军人的毒雾。执勤战士要是多看了女人

几眼，在晚上的班务会上，准会受到大家的严厉批评。重庆街头有个战士巡逻，见一对男女

勾腰搭背，他端枪上去用刺刀挑开两人依偎的身躯，还骂人家是资产阶级的腐化作风！ 
 

三 
    朝鲜战争爆发后，我们军入朝参战，“性”闻依然不断，并开始“国际化”。 
    杀鸡儆猴是我军最令人生畏的纪律处分。比如，我们进入朝鲜作战之前，一个在解放战
争中获得战斗英雄称号的连长，对他的房东妇女施以非礼，强奸未遂，在万人誓师大会上被

当众枪毙。入朝行军，部队大都住宿朝鲜人家里，凡是对朝鲜妇女动手动脚的，一律就地处

决。我还参与破获过一起案件，一个工兵连长来住院，趁月黑风高，奸杀了一个护士。临刑

前，警卫连的战士让他自己挖好坑，并躺下试试长短宽窄，问他合不合适，枪毙时，让他跪

在坑边，排长用 20响点着他脑袋说，记住，二世为好人。枪响，脑浆像散花一样迸出，排
长一脚把他蹬进坑里。 
    军纪严酷无情，却难以制服人与生俱来的性本能。我们在朝鲜作战一年，常和朝鲜群众
朝夕相处，男女之事，屡屡发生。军法不再用杀人警示，“犯罪”一词也更名为“生活作风

错误”，处罚他们通常是放到机关的挑夫班，师的担架连，团的运输队，以苦力代刑惩。“当

兵三年，老母猪当貂婵。”在朝鲜战场的第三个年头，军人的性饥渴如临大旱，全军腐化已

逾千人（有的是班、排“集体作业”），法罚更难责众，凡属通奸的，都交给本单位组织和行

政酌处。 
    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失利，我所在的有五万人的军伤亡近半，很快从四川补来两万翻身
农民。我们这些入伍已两年又经历战争考验的学生兵，从机关、后勤抽调到连队充当战斗骨

干，我到炮团山炮连任见习排长。 
    团长是用大刀片子杀出来的红军干部，外号“老捶子”，人正直无私，就是满口脏话，
念念不忘女人。入朝前，因抛弃老妻从副师长的位置降下来，新婚的女孩惧怕战争，别他而

去。团长三天两头向组织科要女人，组织科从医院给他找来个护理员小纪。小纪是重庆人，

和我一起参军的。开初，组织科找她，以入党提干为饵，她一听说团长是犯错误的，又没文

化，年纪已 47岁，怎么也不答应。师政委动了大驾，左劝右说，要她“工农化”，压服了小
纪。小纪提出交换条件，不干护理，政委马上拍板，调炮团当民运干事。 
    婚后的小纪，心情老不快，见我就数落团长，说他动作粗野，张口就骂人，在全团大会
上讲话都带性，什么“屌鸡巴”、“操他娘”之类的。团长还有个特点，开党委会也要讲荤故

事。他讲的都会在全团流传，其中一个我记忆最为深刻： 
    抗日战争中，他已是连长，他们连的卫生员，喜欢给住地的闺女、小媳妇看病，总说人
家下身发臭是长了蛆。姑娘们不谙事，吓得要求他给治，他要女孩子把裤子脱了，说能把蛆

给掏出来。他也脱了裤子，拔出他的宝贝就径直往里捅，捅了一阵，拔出来给女孩子看：我

已经给你把蛆捣烂了……小媳妇都懂，有人报给了村的妇女主任，妇女主任要大家抓骗子。

她们逮住卫生员，也扒下他的裤子，妇女主任找来把剪刀，正准备剪下他的宝贝，村长知道

了，赶来制止，妇女们仍气不过，找来几条麻绳，把卫生员的小鸡子系上，提溜着送到了连

里……故事有挑逗性，成了大家经久不衰的龙门阵。 
 

四 
    我在炮兵连还兼任团支部的副书记（书记是副指导员，他是党支部分工的青年委员），
团支部经常要处理几个小鸡子不老实的人。 



    我们连的驾驶员都是专业的，给他们组成了驾驶班，便于生活和思想的管理。班长是党
员，没有驾车的技能，他手下五个兵，都是从俘虏的国民党兵中挑选出来的，在档案上称为

“解放战士”，党的组织很难吸收他们，只发展了两名团员。他们日常生活自由散漫，由于

经常出差拉物资弹药，一出去就是三、五天不归，沿途都住宿朝鲜老乡家。朝鲜人家的青壮

男人大都上了前线，老人妇女就守家种地，我们这帮驾驶兵就乘虚而入（在朝鲜几乎所有的

志愿军汽车兵都深知此道），他们先从车上取下些食品或日用小百货之类的，送给房东青年

妇女博得欢心，仅一夜间就得手犯事。驾驶班每次出勤在外，班长负责捉奸，回来就报给副

指导员，副指导员通常交给我处理。最初，我们把犯事的捆起来批斗，不认账的就吊在树上

逼供，批判者说到动情时，还允许他上去挥动拳脚。后来师团明令禁止体罚，我们也不再捆

绑打人。但批判如何严，处理如何宽，都由我掌握。如驾驶员小罗，屡抓屡犯，斗得他成了

块橡皮，大家气不过，一致要开除他的团籍。我坚持留团察看，当时开除人举手就通过，人

家一辈子也翻不了身。我的宽容出现了成效，回国后处理他复员，我送他去车站，临别时，

小罗流下了泪。他家在蚌埠，1967年我到安徽“支左”，专程去拜访他，他已是一家千人大
厂的党委副书记，作为革命干部最先解放出来主持工作，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夫人是厂的

制图员，热情贤慧。我们对往事都羞于提起，我感悟的是，用恩义焕发出的社会责任感正在

回报社会。 
    我当时的思想虽然是组织性高于一切，但对待这帮人还是一手软一手硬的，爱恨交织，
带有几分人性。 
    我们连的炊事员小陈，四川人，团员，是翻身农民参军的，他的女房东是朝鲜人民军排
长的妻子，我们发现女房东的肚子大了，才知道是小陈搞的。我找小陈谈话，他认错，诚恳

地表示，愿意接受团组织的任何处分，他要求我千万让女人把孩子生下来，复员了，他会来

接他们到四川去。他天真又荒诞的愿望，我在批斗会上给截留了，讲开了对他极为不利。他

犯的事，不但涉及到朝鲜地方，还牵动朝鲜人民军，必须会同双方相关的部门一起来处理。

我到团机关找小纪，她是民运干事，专和地方打交道的。 
    我来到她的办公室——朝鲜人家的炕，也是她夫妇睡觉的地方，团长也在，正坐在炕上
抽烟，满屋烟气。他一见我就骂：“你们的破屌事，天天找上门，干脆把朝鲜女人都弄回四

川慢慢搞去！” 
   “四川人怎么啦？四川人得罪你啦？我不是给你搞了吗！”小纪肝火陡地升起，以团长惯
用的粗话反击。 
    团长不敢反抗，这是他在全团唯一惧怕的人，他灰灰地走开了。 
    我在电话里已汇报过小陈的事，她让我坐下来，说，“按正常情况，搞一个朝鲜妇女应
赔偿 300斤高粱米（这是师的规定），可人家肚子里的也是人啊？我看应给 600斤。再就是
一定要让那个朝鲜女人离开你们住地，回她娘家去，一则是避开了小陈，也免得你们连的人

闲言碎语。我还要去找里（村）的委员长，不能让她回去后受当地群众的歧视。” 
    我告诉小纪：“小陈一直惦记着孩子下地，怎么办？” 
    小纪说：“小陈像个男人，还有点情义，不过孩子生出来，他是带不走的。这事我去做
工作，你回去要帮助小陈放下包袱，还要告诉连里，再增加 200斤高粱米，一共 800斤，就
说给女的搬家用的。” 

小纪的安排具体周到，我感到小纪成熟了，更感谢她对小陈的怜悯。我回到连，如数把

800斤高粱米送到里委员会。 
    大约三个月后，小纪打电话来，要我再带些吃的去慰问那个妇女。小纪说：“她已生了
个男孩，丈夫不要她了，当地政府对她也不好，不给口粮配给。” 
    我向指导员作了汇报，把小纪说的都说成是团长说的。 
    第二天，我用车拉上 500斤高粱米和 200斤大米，还有几箱罐头和副食，跑了 50多公



里，到她娘家住的村子，见了她和孩子。孩子未足月，已没有奶水，靠吃苞米糊糊，瘦瘦的，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那女人脸已清瘦，灰色，显得忧郁，有气无力地向我哭诉，说乡亲们疏

远了她，骂她，政府不管，吃的粮食少，要配些薯叶和苞米茎。她要求见小陈一面，让小陈

看看孩子，她现在不知该怎么生活生存。我无法回答她，只是安慰一阵，亲了一下“中朝友

谊的结晶”就走了。回来的路上，心里老是沉沉的，一直在想，战争给了她的痛，男人又增

添了她的痛苦，如今，亲人们又让她痛不欲生，她已面临生死存亡，谁还能说她是颗糖衣炮

弹呢！ 
    我还要说一件司务长老冯的“异事”：他是山西人，老婆来信告诉他，说梦见他回家了，
现在怀了孕。他拿着信给我看，问：你说说，我媳妇做个梦就肚子大了，这事可能吗？我不

能跟老冯较真，他脾气躁，只说，可能，古时候，老子他妈就是做梦才有了老子的，给中国

生出了大圣人。老冯听了半信半疑。过了几个月，她媳妇来信报喜说，生啦，是个男孩。老

冯兴致勃勃地告诉我说，管他妈谁的种，只要叫爸爸就行。 
 

五 

    战争让女人走开，我还用刺刀剥离过女人的爱。 
    这事发生在朝鲜战争的后期。在我们和美二师对峙的日子里，营的兽医老丁留在后方看
管牲口，有时，他跟随牲口送弹药来到我们连的阵地看望我，会亲热地聊上一阵。他知识面

宽，懂英语，我们和美俘聊天，他当翻译，朝鲜话也流利，我们之间很有交情。 
    留守处离阵地不到 30公里，只需大半天的路程，他来阵地请示或办事，却要走上三四
天。有人发现了秘密：在路途中，有户朝鲜母女，女儿是江原道（省）文工团的团员，老丁

一来二去，都要在她家歇歇脚。女文工团员很有魅力，吸引了老丁，两人相识相知相爱，十

天半月就相会。这事被营长知道了，把老丁臭骂了一顿。处理他却很难，老丁是起义军官，

不是党员，把他撤了职，全营几十匹牲口的伤病谁来料理？女文工团员也知道老丁触动了红

线，她是见过世面的女人，竟只身跑去见了我们的师政委，斗胆提出，她爱老丁至死不渝，

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这连彭德怀总司令都不会答应的问题，终不能如她所愿。年底，

我军换防，在撤出阵地之前，营长把我找去交代，要我带一个班，提前把老丁押到后方休整

地再作处理。我到了留守处，收缴了老丁佩戴的可尔特手枪（这是我在战场上拾得送给他的），

并通知他，部队马上转移，明天一早你跟随我先出发。老丁明白是领导的用意，坦然说，我

不会违反纪律，更不会叛变革命，我只有一个请求，让我和她见一面。尽管我同情老丁，在

友情和纪律之间，当然要坚守我的职责。我严肃地对他说，我劝你还是死了你的心吧，我不

可能放走你。 
    其实，我心中有数，那女人能量大，可能有了我们即将离开的信息。 
    入夜，女文工团员果然来了。哨兵堵住了她，班长来向我报告，我思量再三，恻隐之心
油然而生，不能把人情做绝，应给他网开一面。我告诉班长，要哨兵放行，一切责任我担承。

最担心的是发生意外，我要全班通宵达旦地在全村巡视。 
    战争改变了人的常态，恐惧会使人精神分裂，善良的会变得暴戾，有人自伤，有人逃逸，
有人报复。我还想起在医院批斗的那两位老护士，入朝一上战场，就双双投向了敌人的营

垒……这一夜，我辗转反侧。 
    第二天一大早，老丁拎着背包来了，他脸色灰黄，两眼红红的，显得十分疲惫。我赶紧
让战士把他的行装放到牲口驮上，给他一张热络络的大饼和一壶水，他没有接，没有言语，

只迈动沉重的双腿。一路上，他耷拉着头行军，宿营任他独处，一日三餐，按病号饭做好送

去。一天晚上， 他刚睡下，我给他端去一盆洗脚水，还帮他挑了脚上的泡，涂上碘酒，他
绷紧的脸上松驰了，还出现一丝笑意，我看到开导他的机会来了。我说：“老丁，我就睡在



这里吧，说说话。”他没拒绝。 
    我躺下来，还没开口，他却先敞开了心扉，像一股拥塞已久的山泉开始奔泄。 

“刘老弟，”这是他对我的尊称，“你才 20岁，我在你这个年纪已混闯江湖，参加过青
帮，贩过烟土，开过赌场。我有家传的兽医本事，胡宗南天下第一军炮团聘我当了兽医主任。

我在国民党军队里有的是难兄难弟，我的为人义气第一，谁犯了法，我给包住；动刀动枪打

群架的，都听我调停；要开小差，我给出路费；有人要报复，我会帮助他杀人。老弟啊，我

的事，我想通了，你仅是拦阻我的一张铁丝网，我不会责怪你，也不会伤害你，你还有明天，

阴功积德，胜造七级浮屠。你别以为我是旧军人旧意识，人藏在心里的正义正气都是一样

的……” 
    这番话，我听得心都快跳出胸膛。他有丰富的世俗经历，人生哲学却是“反动”的，我
崇信党的教育，无法接受他的观点，气得无语以对。 

到了谷山休整地，他很快被遣送回国。一去茫茫无消息，人消失了，他的爱也消失了。

半个世纪之后，我渐渐走出阶级斗争的围城，念及老丁，生发出一种深深的歉疚之情。 
 

六 

    我在部队几十年，听来的故事也不少，挑几个印象深刻的记在下面，是真是假，我没核
实过。 
    据说，军队男女艳事是有“传统”的，红军时期就有轶闻。比如，在中央苏区，某湘赣
省委书记被怀疑是 AB团主要成员，遭到保卫局的关押审讯。此时，一位刚上任的湘赣军区
司令和一位赣西南特委委员，两人合谋，要在书记老婆身上寻欢一回。他俩翻墙进屋，书记

的老婆不乐意，他俩硬是扒光她的衣服，轮流采花。书记解脱回来，闻听此事，不要老婆了。

老婆闹到临时中央，中央与犯事的两人协商，用抓阄决定女人的归属，最后由特委委员抓到。 
    还有，某司令的秘书告诉我，在解放战争中，该司令率领的纵队在中原某县稍事休整，
司令有一双慧眼，看中地主房东秀色可餐的女儿，白天眉来眼去，夜里爬上绣楼和她睡在一

起。警卫员急了，报告给政委，政委跑到楼下仰着脖子叫阵，骂司令败坏军纪。司令正在兴

头上不睬不理，政委要警卫员搬走梯子。司令气呼呼地从楼上跳下来骂：“你当政委的，就

会管我的屌事！” 
    文革开始，军区文工团造反派抄了司令的家，把他藏在马桶里的避孕套抄出展览，有一
千多只。 
    曾领导我军驰骋中原的另一位司令的故事更传奇。该司令一生爱枪，爱马，爱女人。他
收藏的十多支供把玩的小手枪，大都是德意日军工生产的精品；他从红军时期当连长起，就

从战场缴获中挑选骏马，一匹阿拉伯的纯种马，从鄂豫皖一直伴随他走到大西南；他爱的女

人谁也数不清，我是从多年跟随他的人那里记下了他几则花花故事。 
    1948年 10月，他带领 5个旅逐鹿中原。在炮火隆隆声中，他不忘亲近女人。攻下城池
之后部队还在肃清残敌，诸事须他亲自处理，他却放手交给了参谋长，自己带上作战处长去

访寻听人说书。他慕名的说书女人，很有几分姿色，嘴也巧，让司令入了迷。处长几次催他

回去，他要处长买来烧饼，一直听到太阳落山，把爱慕之情释放完了，才返回驻地。 
    他回师路过河南信阳，当地的豫剧团慰问部队，司令看中了三个俏美的女演员，坚持要
她们参军。剧团团长死活不干，哀求司令高抬贵手，说，我的百十人的生存就靠这几根台柱

子支撑，你们把人弄走了，我的一个团就散架了，老总啊，要钱我们给，人是我们的命，不

能带走啊！后来，政委出面干预才罢休。 
    1949年 10月，我军正准备向大西南进军。一天，司令把军师两级干部召到一起，不是
开会，而是要他们去逛窑子。30 多位高干一听都傻了眼，咧开了嘴。司令说了就得照办，



谁敢不遵？ 
    这座城有条窑子街，那时记者对这种行业称之为无烟工业。做窑户的人家门前都挂有一
盏红灯笼做标志，老嫖客一眼就能从灯笼的大小式样分辨出它的等级。当司令领着一大群军

队的高干来到这条已经冷落多时的街道时，行人都停下来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共产党的老总

们，以为他们是来“扫黄打非”的。 
    司令领头，到一窑户的门前，一脚踹开房门，然后指着跟来的一位师干说：你进去。又
走到第二家踢门，又呼叫“×××，你进去”。再到第三家踢开门，叫某人：该你了。几十

家窑户都安排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师两级将领。进去的人，绝不能蜻蜓点水应付了事，他们

都得坐下来和窑姐攀谈，问问这，说说那，谁也不会上床试水。但他们都有共同的担心，从

窑户出来要面对司令的考问，答不上答不好，都要受到训斥。 
    司令站在大街中央，等待诸将出来说说心得体会，来一个就问一个：怎么样？领教了吗？
回答是各式各样的，但绝没有一个正而八经地说什么“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之类大词。

谁要是把见到的女人说得俏皮逗人，表述得荤荤的，司令就最爱听。 
    司令进四川后，暗恋自己属下的京剧团演员，每到礼拜天就要这位演员到他家洗澡。他
让警卫员把水烧好，支上脚盆（四川人洗澡用的大木盆），倒上热水，女演员在里边洗浴，

他在外边通过门缝窥视。警卫员火了，踢盆打墙地乱叫（那些年，警卫员很有党性，敢在党

的小组会上批评首长的作风）。司令不敢轻举妄动，只是欣赏而已。后来他到了国家机关，

权势炙人，性天地宽阔，两年间搞了几十个女人，最终被发配到河南的一家农场看管苹果园。 
    战友的指责，严厉的处分，没有让司令放弃“爱”，他把年轻保姆带到农场。文革前，
司令把他改良品种的苹果拉了几卡车上北京，让老部下给他推销。在小保姆的陪伴下，司令

走家串户，谈笑风生，毫无赧颜，像永远生活在春天里。 
    战争年代，对一般干部的性管制，只能是严防死守，对老军们，则是建立些有效的调解
机制。 
    部队一停下来休整，组织科的第一要务，是让家属连马不停蹄地赶到休整地，稍有怠慢，
老军们就骂娘：老子大头没掉，小头就得享受！ 
    所谓家属连，不属部队的建制序列，它是由组织科把师团干部的家属编成班、排，进行
集体管理，安全由警卫排保护，吃、住、行由后勤配大车，配粮配物，还有医护人员随同治

疗伤病或接生。当年我们部队来来回回地在中原拉锯，她们就尾随大军流动，全部身心都是

为自己男人提供性服务。 
    有一回，部队在河南某县休整。家属连因洪水受阻，一个团参谋长的老婆只身先到，她
是坐老乡的筏子过河徒步来的。参谋长不在，正下部队检查工作，几个团干心生妒意，商量，

既然你等不及要先上炕，我们就先治治你的骚货。几个人把她诓到一间屋里，扒下她的裤子，

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壶冷水，直往私处灌进去，每人轮流，嘴里还念说：我来敬你一壶。直到

壶水灌完，几个老总像得到快感样的享受，才兴高采烈地撒手而去。参谋长回来怒火中烧，

向师党委告状，师长说；谁教你老婆抢先到，人家高兴玩玩嘛，又没有用屌捅，有什么了不

起的事？ 
    对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打仗的干部，领导恩宠有加，性的管理更是松动，甚至是放纵。如
某团葛团长就有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性自由，他主张不娶老婆，说老命一丢，留下孤儿寡母的，

不如自由自在的快活。他在中原战场进进出出 16个县，都能找到女人陪他上炕。干部们编
出歌谣：葛团长，老屌长，村村都有丈母娘。 
    斗转星移，到了文革时期，几十万军队干部管制全国的机关学校企业，处处是芳草，权
力寻春，唾手可得，宾馆饭店招待所成了逍遥宫，有人玩起过五关斩六将的性游戏，有人的

小蜜以打计，性交往如同握手般容易…… 
    今天已是 21世纪，人的“性”事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2008年，国内一家著名的社会



杂志与时俱进，倡导“快速性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军队会如何，就不是我这退役多

年的老兵所能想象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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